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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眼动研究作为阅读研究和人际交互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近

来也进入广大教育者的视野，促使相关研究激增。本文选取三个与中

文教学密切相关的眼动研究领域，回顾近年来的发展，展现其在汉语

阅读，阅读策略和实时网络语言教学(synchronous online language 

teaching )方面的应用和发现，同时显示眼动研究在范式和形式上的多

种可能性。本文首先简介眼动研究的历史，随后侧重展现眼动研究在

汉语阅读和阅读策略这两个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然后以两个混合式

眼动研究(Stickler & Shi, 2015; Shi, Stickler, & Lloyd, 2017)为例来阐述

如何创新地使用眼动技术对网络实时汉语教学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研

究。文章也将为有意开展眼动研究的中文教育者提供一些实用的操作

建议。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in the field of reading 

research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ye-tracking research has 

recently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educators. Thus, mor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topic has been published. Selecting three area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teach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eye-
tracking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nd shows its applic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Chinese reading, reading strategies, and synchronous online 

language teaching. It also demonstrates divers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forms of conducting eye-tracking research in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a brief history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achievements that eye-tracking research has achieved in both 

Chinese reading and reading strategies. How and what eye-tracking 

research can contribute to more in-depth analysis of online synchronous 

Chinese teaching are then exemplified by two innovative eye-tracking 
studies (Stickler & Shi, 2015; Shi, Stickler, & Lloyd, 2017).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ors 

interested in conducting eye movement studies in the future. 

 

关键词：眼动研究，中文阅读，网络实时语言教学 

 



施黎静                                                                                            眼动技术及其在汉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 2018 The Author. Compilation © 2018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97 

Keywords: Eye-tracking, Chinese reading, synchronous online language 

teaching  

 

 

1. 眼动研究及其基本研究范式 

 

随着信息科技在人类生活中的不断深入，人机交互（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 研究增多，眼动研究正在进入普通研究者的视野。简而言之，眼

动研究（eye-tracking research)是通过测量眼睛的注视点的位置或者眼球的运动轨迹

的一个研究方法。目前在软件设计，应用程序设计，乃至商业网站的设计和使用中，

眼动研究都在发挥着越来越醒目的作用。在科技辅助教育的研究领域，使用眼动技

术的研究从 2007 年的 1篇飙升为 2012年的 39篇（Lai et al., 2013) ，范围主要集中

在信息处理，教学策略的效果和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教育研

究者对眼动研究的日益青睐。  

 

眼动研究并不是一个时髦的新工具或者新方法，相反，它被用于阅读研究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 (Just & Carpenter, 1976)。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它在阅读研

究和信息处理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Rayner, 1998, 2009)。人机交互的科学家们从 30

多年前开始大量地使用眼动技术来研究电子界面和电子设备的使用效果与设计

(Jacob & Karn, 2003; Nielsen & Pernice, 2010)。   

 

在阅读研究领域，眼动技术主要用于测量阅读、注视静态、动态场景时的眼部

活动。Rayner（1998）曾经总结出了一系列有关眼部运动的经典行为。他将新的阅

读区域或图像带入视野的眼部运动称为“眼跳 saccades”，是眼睛从已知区域朝向新

的未知区域，即在两个注视点之间的跳动。 阅读时眼跳的频率是每秒 3-4 个。而

两次眼跳之间的停顿被称为“注视 fixations”， 一般在 200-250ms（毫秒）之间。默

读时注视时间大约持续 225ms，朗读时为 275ms。对图像注视的时间大约为 330ms。

眼动在文本中从右向左的回看被称为“回视 regression”。由此衍生而出的眼动指标

帮助研究者了解人们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理解能力等等。  

 

在人机互动的研究领域，所参考的眼动数据主要有三种： 注视类（如注视总

时长、次数、首次注视的时间点等），回视类（如次数、振幅等）， 和路径类 

(Poole & Ball, 2006)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充分地了解产品设计的效果，

人们使用电子产品时的喜好。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在 30 多年的实践后也发现了眼动

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参与者的体态特征（如，眼球的大小和形状，有没有带眼

镜）或具体研究活动设计的限制。因此，Nielsen & Pernice (2010) 建议将眼动研究

同其他研究方法想结合，如刺激回忆法（stimulated recall），问卷调查，采访和观

察，从而进一步提高眼动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将量化的眼动数据同质化数据甚至参

与者的个体信息相结合不但多层面地展现参与者是如何阅读，如何与内容和他人互

动的，并且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Nielsen & Pernice 的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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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事技术辅助语言教育的研究人员很有价值；近期一些语言教育领域的眼动研

究操作与实践也逐渐体现了这样的思路。  

 

本文以下部分将从三个跟技术辅助汉语教学紧密相关的领域来回顾眼动研究的

具体使用以及取得的成果：汉语阅读，阅读策略，和在线语言教学。同时展现眼动

研究的范式如何从传统心理学的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方式，逐渐转变为混合式研究中

的一项手段。 

 

2. 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  

 

关于汉字阅读的眼动研究成果丰富，已在语言学习和认知心理学领域有自己的

一席之地。早在 1925 年，Miles & Shen 就发表了关于汉字横读与直读时阅读速度

的眼动研究。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在 2013 年的出版的 Eye movements 

during Chinese reading特刊汇集了研究者对于汉语阅读最新的眼动研究成果1。其中

的六篇论文分别讨论了：成人读者如何用汉语学习新词汇，特别是词语之间插入空

格是否有助于学习；他们在阅读句子时如何预先处理位于注视右侧句子中即将出现

的信息；字符的哪个组成部分对于不中断的阅读最重要；使用线性混合模型来研究

读者对汉语语义的预处理；以及在汉字阅读过程中跳读的特征分析。 

 

白学军等人在 2015年的回顾文章中展示了过去 20 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

索哪些因素决定汉语阅读过程中的注视时间和注视位置。针对注视时间的研究已从

词边界信息、词频、熟悉性、预测性、语义透明度、具体性、非注视词的特性等方

面进行探讨。而对于注视位置, 探索的领域包括汉字字号、笔画数、字结构、词长、

词结构、词间空格、词频、预测性、合理性、年龄和阅读能力。他们通过比较发现,

汉语阅读的眼动特点与拼音文字的眼动特点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异。 

 

比如，Bai 等(2008) 对汉语为母语的成人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正常的词间无空

格，字间空格和非词空格条件会干扰阅读，而词间空格既不促进阅读，也不干扰阅

读。而 Shen 等(2012) 针对美韩日泰四国留学生的同类研究却发现，词间空格有利

于留学生阅读汉语文本，且该促进作用不受被试者母语文本呈现方式（拼音文字或

表意文字）的影响。 

 

研究人员也探索了汉字笔画数和汉字结构对汉语阅读的注视位置所产生的影响。

比如，孟红霞等人 (2014) 发现单次注视条件下首次注视往往落在词的中心，多次

注视时首次注视往往落在词的开头位置。当首字为多笔画汉字时，读者的首次注视

更多地落在词的首字上。Zang et. al (2013) 发现左右和上下结构的单字词或双字词

的眼动模式相似，这似乎表明汉字结构并不会对汉语阅读的注视位置产生影响。 

 

这些以量化统计主导的眼动研究对汉语教学和研究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因为在

汉语教学中汉字和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通过以上这些研究的介绍，读者也可

                                                        
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4679817/36/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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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意识到对于汉字阅读的眼动研究依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领域， 还有很多研

究的空间。就像 Liversedge 等（2013）所指出的，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不仅帮助我

们了解汉语习得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也将推动对人类阅读能力本质的理论诠释。  

3. 在线阅读策略的眼动研究 

 

阅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不仅是读者从字词句的层面开始，由下而上的信息

解码，也可以是在阅读策略的指引下，从上而下，提取信息，构建意义。随着科技

的广泛使用，阅读也不仅依存于传统的书本之上。与之相反，今天我们阅读的对象

大多以超链接文本（hypertext）的形式出现，在线阅读能力成为一种新的技能。所

以 Kang（2014) 结合眼动技术和访谈，研究英语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在线阅读的策

略，继而探索这两者在速度，目的性和理解度上的异同。9 名美国大学生和 9 名中

国留美大学生参加了本次研究，他们先阅读在线学习平台上的信息，然后完成 5 个

阅读理解问题，他们的整个阅读过程被眼动仪记录下来。在眼动捕捉结束后，被测

者还接受了访谈，被邀请参与观看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眼动轨迹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Kang 发现英语母语者的阅读速度更快，但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的注意力分布和阅读

理解的边沿跟非母语者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一旦非母语者掌握了核心

词汇，对线阅读表现的最有影响的是阅读元策略。在该研究中，质化的数据帮助研

究者了解被测者的认知过程和行为背后的具体原因；就研究方法而言，质化数据是

量化的眼动数据的有效辅助和补充。这样的眼动研究范式更接近 Nielsen & Pernice 

(2010)的建议。  

 

对研究汉语阅读策略有兴趣的学者，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比如，

对比分析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汉语阅读策略，研究汉语与其他语言的阅读策略之间

的异同，或者调查不同语言水平的汉语学习者的阅读策略差异。眼动技术可以提供

直观和量化的数据。  

 

4. “混合式”眼动研究探索实时网络语言的教学 

 

4.1 为什么采用 “混合式”的眼动研究 

 

实时网络语言教学(synchronous online language teaching/learning) 是计算机辅助

语言教学（CALL）领域的前沿地带也是其研究重点，因为大量的语言课程在网上

依然是以课堂的形式存在的。然而网络语言教学参与者的具体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

依然有待更深刻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以问卷，前后测试为主， 无法在教学的自然

状态下采集参与者的真实行为和第一时间的思维方式。  有些研究注重量化指标

（如 p值），却对教学发生的“情境 context”缺乏考量和反思。但如果以“ 社会文化”

的研究范式来分析实时网络语言教学，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教与学是

以各种语言和科技的可供性（affordance) 为媒介的,而传统的研究方法无法深刻地

揭示处于多重媒介之中的教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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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ler 和 Shi 数年来从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的视角持续研究

实时网络语言课程中师生的真实互动 (如 Shi, Stickler, & Lloyd, 2017; Stickler & Shi 

2015, 2017)。从 2012 年起她们尝试使用眼动研究方法，将它同刺激回忆法，问卷

调查，反思等研究工具相结合，探索学生和老师在实时网络语言教学中注意焦点

（attention focus) 的特征及其原因。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  

• 在实时网络中文教学中的阅读活动中，学生的注意焦点在哪里（拼音，汉字

或其他）？为什么？  

• 在实时网络中文教学中的对话活动中， 学生的注意焦点在哪里（拼音，汉

字或其他）？为什么？  

• 在实时网络（中文）教学中，老师的注意焦点在哪里？为什么？  

 

研究的目标是更清晰地揭示自然状态下的网络汉语教学的行为细节，并挖掘这

个过程中促进或阻碍教学的因素。从研究伦理的层面来说，参与这两项研究的师生

不仅仅是被 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共同参与者和创造者。通过观看自己或他人

的网络教学眼动录像，可以帮助他们反思自己的学习策略或教学策略，从而更有意

识地参与网络学习，各自成为更好的网络学习者和教育者。如此一来，行为研究也

具备了赋能（empowerment）的作用。 

 

接下来的，将通过两个研究例子来介绍她们是如何开展这种“混合式”的眼动研

究及其研究发现。  

 

4.2 研究一：实时网络汉语教学中学习者的注意焦点及其原因 

 

第一个眼动研究（Stickler & Shi 2015）探索实时网络汉语教学中学习者的注意

焦点及其原因。研究对象是 10 名参加过英国开放大学远程中文课程的成人汉语学

习者，当时他们的汉语水平在 A1-B1之间。  

 

在眼动研究开始前，他们先填写了关于各自语言能力和信息技术能力的调查量

表。然后进入眼动实验室，完成一个简单的阅读理解活动。在学习软件 Elluminate

的界面上，学生可以从上到下看到一段中文文本，对应的拼音文本和英文的阅读理

解题。 

 

参与者的眼动数据被 Tobii 60 眼动仪实时记录，在阅读活动结束后，眼动记录

马上生成热点图（hotmap），直观地显示参与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注意焦点。比如，

下图中红色的部分就是一个学习者在阅读活动中注视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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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ctivity 1 (reading task), 爱米 (Ai Mi) – excellent（高阅读能力的学生在参与阅读活动

后的注视热点图）(Stickler & Shi, 2015, p. 62) 

当该学习者完成阅读问题后，研究者就与其共同观看眼动录像，并讨论其阅读

过程中的选择，策略和原因。这样，一方面有效收集了学习者对其行为的解释(三

角测量法)，另一方面学习者也通过观看自己的眼动录像激发他们对自己的阅读行

为进行反思，继而成为更有学习策略意识的语言学习者。  

 

这个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对口语互动过程中，学习者的关注焦点进行研究。 每

个参与者在眼动实验室中参与十五分钟的网络实时中文课程。这节课程的主题是

“交通工具”，有一名中文老师和四名学习者参与；进行朗读，问答，对话等语言互

动。而整个过程中，眼动仪全程收集在实验室内那名参与者的眼动数据，也就是他

／她的关注焦点。 

 

当这个阶段的眼动研究结束后，参与者稍事休息后，同研究者一同观看互动阶

段的眼动录像，回顾这个过程中的感受，解释特定关注焦点的理由，分析自己在当

时情景下做出选择的原因。  

 

就阅读任务中学习者的关注焦点而言，通过对比眼动仪生成的注视总时长和学

习者的汉语水平，她们发现这十名学习者对拼音的注视比率在 3%－97%之间。水

平越高的学生越少注意拼音，而水平低的学习者几乎完全依靠拼音来完成阅读理解

题。最有意思的是中间水平的学习者的关注焦点。 他们完成有能力通过汉字阅读

来完成任务，可是在阅读过程中，依然关注了拼音。这些学习者在眼动研究后的刺

激回忆中详细解释了原因。归纳而言，有的学习者通过拼音来“确认”自己对汉字解

码的信息；有的是因为出自母语的影响而更习惯于阅读拼音 （“更方便更快速”）；

而有的是通过拼音来再次学习和记忆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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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口语互动阶段的注视形态，研究者首先将所有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的“热

点图”叠加，从而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关注焦点是在界面所展示的例句和替代词语的

拼音上。然后进一步分析关注焦点的特征。 将 Elluminate 的界面分割成三个兴趣

区（Area of Interest/AoI）：内容区，社交区和技术区，并计算学习者的注视总时

长和分布规律。内容区是指界面上呈现的与学习相关的文字或图像的区域。社交区

是指界面左上面显示参与者名字和表情符号的区域， 而技术区是指学习者来发言

的“话筒”和文字输入区域。  

 

 
 

图 2 Three types of AoIs and relative Fixation Duration (学生注视的三个区域及其相对时

长) (Stickler & Shi, 2015, p. 68) 

 

她们发现学生近 70%的注视聚焦于学习区，20%在社交区，约 10%是在技术区。

这些数据显示了基于网络的语言学习是多媒介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交的需求

在此类学习中不可忽视。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说，网上学习也是一种基于网络的社交

活动。这提醒教学者和教育平台的设计应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去考虑学习界面的使用

和设计。  

 

概括而言，这个混合式的眼动研究首次展现了成人汉语学习者在实时网络课程

中与内容互动，与他人互动时他们注意焦点的时长，特点，分布，以及与其语言水

平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这些图像数据，数字证据后的社会文化原因。辅之以问卷

量表和语言能力测评，眼动数据展现了直接的量化证据，而实时课程结束后进行的

刺激回忆法提供了具体的更有深度的质化证据。（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 Stickler 

& Shi 2015) 
 

 4.3 研究二：实时网络教学中老师的注意焦点及其原因(Shi et al., 2017) 

 

第二个眼动研究在 2013－2014 年进行，探索语言老师在进行网络实时课程中

的注意焦点及其原因。研究参与者分别为德语老师 Ella，法语老师 Valérie 和汉语

Fixation 
duration on 
content 
AoIs 
(69.50%) 

Fixation 
duration 
on social 
AoIs 
(20.52%) 

Fixation 
duration 
on 
technical 
AoIs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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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Xiaomei。这三位老师都是经验丰富的语言教师。但就网络教学而言，他们的

经验不同：Ella 熟悉网络教学并熟悉特定网络教学平台；Xiaomei 熟悉网络教学但

不熟悉特定网络教学平台；而 Valérie 不熟悉网络教学，也不熟悉特定网络教学平

台。  

 

研究方法与前面提到的混合式眼动研究（Stickler & Shi 2015）一脉相承。 每

一位老师在眼动研究前接受采访，以收集与他们教育经验，风格，理念相关的数据。 

然后他们进入眼动实验室，并各自通过 OULive 的界面上了一节 20 分钟的网课，

分别和四位同学实时互动。Tobii 全程记录了他们的眼动细节。网课结束后，他们

一边观看眼动录像，一边回忆，解释，评论和反思他们的教学过程。 

 

通过分析这三位老师的眼动数据（注视时长），我们发现汉语教师 Xiaomei 在

授课过程中，51%的注视聚焦于内容区, 30.6%在社交区，而 18.5%的在技术区域。

同上文提到的学习者的注意焦点特征相比，老师更多地注意社交区域，反映出老师

更刻意维持学习者在网课过程中的社交连接，积极地通过表情符号来弥补网络交流

缺乏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不足，更密切地关注“参与者窗口”以保证不错过学生可

能发出的交流信号。之所以 Xiaomei 近五分之一的注视集中在技术区，是由于这位

老师对于新的教学界面并不熟悉 ，尽管她有多年网上授课的经验。这一系列的数

据也显示出网络实时教学是一项要求高而复杂的（社会）活动；要求老师在短时间

内正确有效使用多项（认知和交际）能力。语言教师在网络授课时所面对的不仅仅

是技术的挑战。她们还要有能力确保师生之间交流通畅进行，从而完成既定的教学

目标。  

 

在眼动试验后的反思环节中，伴随着眼动录像的回放，三位老师回顾了自己的

教学体验并评论各自的教学策略，生成了丰富的质化数据。研究者随后对这些反思

数据进行了分类和进一步分析。  

 

首先，老师们的反思涵盖以下几个方面：解释自己的眼动特征，反思该研究过

程，对网络教学的（整体）反思，对网络教学策略的（特定）反思，和对自己语言

教学及其理念的反思。可以看到，汉语教师 Xiaomei 的反思集中在教学策略 （TS）

上，占其反思总量的 58.1%，12.9%的反思同 TS- 相关。 TS-是指老师表达了自己

的教学理念或者技能因受制于网络环境或者科技的而无法展开。比如，“如果是在

面对面的课堂，对于这个语法点我会要求学生小组活动，但在网络教学中，小组活

动很难开展，所以我只要邀请学生依次发言”。可见，结合眼动数据和刺激回忆法，

老师能够多方面深层次地评测自己在教学过程和特点。  

 

如果把这些反思数据同老师的个人情况对照分析，就会发现“有网络教学经验

的，对网络教学平台熟悉”的老师的反思偏“正面”，他们能清楚地解释其特定网络

教学行为背后的原因和理念。而“缺乏网络教学经验，对网络教学平台不熟悉”的老

师， 其反思偏向“负面”，更多地在于思考网络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的不同，陈述

自己无法在网络上实践熟悉的教学理念的无奈。这个发现说明网络语言教学的成功

不但依靠教学理念的恰当和先进，还需要老师熟悉网络教学的平台和特定功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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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应当结合学习的特定环境，学习者的个体需求，教学内容的要求，熟练使用地

教学科技，发挥其优势，避免其缺陷（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 Shi et al., 2017)。 

 

 
图 3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flections（老师反思的正负面情况）(Shi, Stickler, & Lloyd 

2017, p. 226） 

 

以上回顾了在过去几年中，采用混合式的眼动研究方法，对实时网络汉语教学

的一些探索。由此可见，眼动研究能够提供细致、即时、可靠和丰富的数字和图像

数据，能清晰直观地展现在实时线上和线下语言教学过程中学习者和教育者所关注

的区域和内容。这些对于了解真实情景下的教学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者可以

根据这些发现进一步了解网络教学参与者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从而改进语言教学

内容的设计，提升教学的效果和学生的满意度。而将眼动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如

刺激回忆法、反思法、问卷调查）相结合，为量化的数据结果提供了详实的语境，

增强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更重要的是，将网络学习的过程真实地展现在参与者眼

前，帮助他们认识理解自己教学行为的策略或不足，使其成为更有效的学习者和教

育者。  

5. 开展眼动研究的具体注意事项 

 

O'Rourke, Prendergast, Shi, Smith, & Stickler ( (2015) 认为眼动研究既可以遵循

第二语言习得（SLA）的研究范式关注信息处理和语言习得的过程，也是采取从文

化社会观的角度来分析理解人机互动的过程和行为，同样也可以按照行动研究法

（Action Research）的范式去关注具体教学法的效果和帮助参与者积极反思。在开

始眼动研究之前，需要对眼动设备有一定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考虑眼动研究如何

会帮助回答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 

 

目前，眼动仪的种类很多。以下是一些使用最广的眼动仪器品牌：Tobii， 

SMI, EyeLink，ISCAN，LC Technologies，EyeTech，The Eye Tribe，Ergoneer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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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常见的眼动仪可以分成屏幕式(如 EyeLink 1000 Plus)，眼镜式（如 SMI），便

携式（如 Tobii X3 )。随着科技的发展，眼动仪也可以跟 VR（虚拟现实）技术相

联系结合。 

 

屏幕式眼动仪适合实验室的环境。它的外观跟普通台式电脑无异，但其内置的

摄像头可以捕捉屏幕前被测试者的眼动轨迹，并即时通过内置的分析软件记录保存

数据。这类眼动仪 适合实验室环境的测试研究，常常用来调查网页或网上课堂的

设计和学习效果和师生互动等。一般要求被测人员端坐在屏幕前，尽量不移动头部。

由于测试环境可控度较高，眼动数据的准确度也相应更高。有些屏幕式的眼动仪器

还配有支架，可以确保被试者的头部问题，更进一步地提高眼动数据的精度。  

 

眼镜式眼动仪适用于研究真实环境中的人类注意力和电子工具的使用习惯 。

比如，Facebook 曾使用该设备调查人们每天在家中观看电视的准确信息以及在观

看过程中“第二屏”（手机、平板等）对电视观看体验的影响。因为被测试人员可以

自由行走，移动，这类眼动仪也被频繁使用对公共场所的标示设计，广告布置，超

市的货品陈列等。  

 

便携式眼动仪小巧轻便，可以跟不同型号的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连结， 被

测的场地也不只局限于实验室的环境。适合多媒体学习资料的研究（如阅读、信息

搜索、浏览图像），也可以用以对比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的活动过程等。 

 

这三类眼动仪器中屏幕式的采样率 （sampling rate ）最高，可以达到 1000 - 

2000Hz。而便携式的采样率一般为 60-120Hz 之间, 眼镜式眼动仪通常是 50 -120Hz。

采样率是指眼动仪每秒采集眼球图像的次数。一台采样率为 60Hz 的眼动仪，其采

样间隔为 16.67毫秒 (ms)，如果采样率为 120Hz，采样率间隔就缩短至 8.33ms。如

果眼动仪采样率为 1200Hz，那么采样间隔则分别降低到 0.83ms。也就是说，采样

率高的眼动仪能更快速准确地捕捉眼动的细微差别，但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数据噪

音。 

 

由于精确度和准确度的差别以及配套软件的不同，眼动仪的价格差别很大。 

需要研究者自己编写分析程序的 The Eye Tribe 的价格不超过 100 美金，而采样率

达到 1000Hz 并自带数据分析系统的高端眼动仪则需要 2-3万美金的预算。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眼动仪，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和设计来决定。如果只是通

过眼动研究来发现眼动的基本规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致的注视范围和特点，或

者是混合型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中的一部分，低采样率的眼动仪也可以

胜任。但需在论文或报告中注明眼动设备的型号。而针对阅读的研究研究对眼动仪

的采样率要求更高。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眼动研究方式，是纯量化的眼动指标数据的

分析和模型建立；还是将眼动研究数据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不但去了解什么时

间发生了什么，并探索其背后的原因？类似的问题实则为研究范式的选择。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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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是如何看待研究对象，把他们看作提供信息的被测者还是研究本身的一部分，

这也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实验操作方面需要准备和安排。应当提前告知研究对象需要的注意事项和研

究的具体步骤。比如，在正式的眼动测试之前，被测者需要端坐在屏幕前，通过眼

动软件进行校准（calibration）,有些眼镜镜片或眼部的装饰物件可能会影响校准度。

在眼动测试中，被测者应该尽量保持头部稳定，不要大幅度晃动；坐姿的改变也有

可能影响眼动数据的捕捉。   

 

如果需要用到词典或 worksheet 等辅助资料，最好事先都存为电子版本， 方便

通过屏幕获取。因为如果使用的是屏幕式或便携式的眼动仪，被测者的目光一旦离

开屏幕，这段时间内的眼动数据会缺失，给后期的数据分析带来挑战。也可以考虑

使用额外的摄像头来记录整个实验过程。 

 

此外，一台眼动仪一次只能测试一个被测者，想要通过眼动来研究网络课堂互

动的学者需要在研究的设计安排上要需要提前考虑到时间，内容和人数的安排。 

 

眼动研究会生成大量的数据，除了热点图，眼动轨迹图等视觉类数据外，还可

以生成大量的数字指标。这也意味着数据的分析变得更有挑战，需要花较多时间去

筛选哪些数据能够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首次尝试开展眼动研究的学者，需要一段

时间去熟悉特定的眼动仪和配套的分析软件。 

 

6. 结语 

 

科技突飞猛进，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已是常态。实时网络语言教学也正快速成

为重要的发展形式 ，而不再只是少数人的学习方式。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在

未来必将有更多的学习者会乐于通过网上实时学习的平台和软件来学习汉语，来认

识了解大中华地区的社会经济动向。眼动研究可以为汉语教学者提升教学质量和探

索语言学习的本质提供多种可能性。而这个领域高质量的研究不但有利于汉语教学

的研究和发展，也将为全球语言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贡献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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